我們為何如此不快樂？
----- 香港式不平衡發展

曾澍基  

浸會大學經濟系教授

二○○○年六月五日  «明報» 論壇/思潮版

· 未能展眉

    政府最近公佈第一季度香港經濟上升百分之十四點三，但因此而展眉的市民相信只屬少數。就算復蘇不受美國的加息浪潮所沖散，經濟的長遠前景依然陰影重重。

    我們為何如此不快樂？要解答這個問題，必須弄清前因後果。

· 驕傲與焦慮

    幾十年前的漁港，變成現今喧鬧繁榮的國際金融中心，全靠香港人的努力，實在值得我們自傲。在很多方面，如基礎設施、商業服務的硬件及軟件、以至造就超級富豪，香港皆屬世界前列。維多利亞海港兩岸的自然與人為景色，亦公認全球最美之一，大概僅次於里約熱內盧和悉尼。

    驕傲之餘，再回顧週遭，不少市民都有種焦慮感覺。環境日趨惡劣，教育問題叢生，人力素質下降，經濟前路茫茫，大企業濫用市場力量的指控增多，特區政府維持公平競爭的決心和應付危機的能力亦受到質疑。不幸地，這些印象感，對與否，好像正不斷加強。

    香港往何處去？

· 認清香港發展的隱藏成本  

    驕傲與焦慮並存，代表著一種心態亂序。它甚至可能形成惡性循環，令香港萬劫不復。

要逃出如此困局，首先要認清問題的根源，保持認知與心理上的冷靜，然後逐步解決矛盾。

筆者的意見很簡單：香港過往的高速發展，隱藏了大量成本----社會的和無數個人的成本。這些成本不少永遠無法賺回或續回，另些卻重新浮現，迫令我們面對。它們是「未完之稅」、拖欠的債務。對不起，今天是繳交償還的日子！

環境的惡化乃最明顯的例子。香港的城市建設舉世觸目，媲美曼哈頓，因為我們以往對環保的要求很低。說得更準確一點，香港從未想過它會變成曼哈頓，故此發展商和建築商可以比較隨便。運輸交通方面，為了方便流量的上升，汽油及柴油的烏煙瘴氣也須容忍。斜坡問題、短樁現象，都屬缺乏長遠視野的後果。

· 九七過渡的猶豫

    另一類的隱藏成本來自政治過渡所產生的不明朗。九七前穩定壓倒一切，大動作誰都不敢嘗試，儘管社會經濟的矛盾日趨強烈。最突出的是地產坐大；商界、政府以至一般投資者都倚靠樓價高企，雖然供樓者苦不堪言。這個「成功公式」嚴重地削弱了香港的競爭力，但九七當前，中、英、港的決策者採取因循態度。此外，為了過渡穩定，公務員隊伍成了「受保護動物」，大家都善心讚揚，多樣的陋習便不斷積累。

反而，九二年後的「中國因素」，令外資大規模地流入作為門檻的香港，推動了地產、股市和金融熱潮，甚至形成了泡沫。如此的反常現象，對過渡是種「沖喜」；大家都有點意外。一些人發出警告，但當政者未能鼓起勇氣來戳破泡沫。高層共識大概是：捱過九七再算。

· 秋後算賬：如何面對？

    事後看來，九七前香港的增長模式，是難以持續的。各類成本無法永遠拖欠，裁決遲早拍門。另方面，外在世界迅速轉變，競爭對手不會因我們的猶豫而減慢步伐。過了九七，「秋後算賬」終於到臨。固然，很少人士預想到情況竟是那麼急風驟雨。

    如何面對？首先要解決還債問題。其實，金融危機己自動替香港償還了部份的「債務」：資產價格急降乃其中關鍵。不少論者鼓吹「挽救樓市」，對與否視乎什麼是「挽救」。香港再走地產熱潮的老路，只會帶來短暫的「沖喜」作用，跟著的征途將會更難。

    說到底，香港社會必須取得共識：我們於過去借用未來，現在是償還時候。換言之，以往的風光乃「異常現象」，不容向前投射。群體內每一成員把預期及要求降低，過些比較「簡樸清淡」的生活！負資產無法變為正資產，心死之後，可能會快樂一點。

· 昨天的「肥貓」和明天的「瘦貓」
    問題卻是，你清淡人家不清淡。「用者自付」從今開始；那麼先前不必付出或者低付成本因而發達的「肥貓」，現時的責任怎樣界定？他們應否作些超邊際、補償式的貢獻？不然的話，未有從昨天得益的，會否都變成明天的「瘦貓」？(筆者愛貓，這裏的比喻毫無貶意。)

    此乃政治經濟學的大難題：「追究」永不容易，特別是香港所需作出的那種規模。特區政府有必要挺身而出，贏取民心。關於政府內部的過往錯失，定須嚴懲，因為高層也有「還債」問題！假如從政與為官可以如此不須問責的話，政府的威信根本無從建立，遑論引導社會整體去償還償務。

    至於私營部門，問題更為複雜。大富豪應否對造就他們的社會回饋？未來會不會濫用市場力量？這只有他們自己才能夠回答。政府可做的，是訂定公平的遊戲規則，確保競爭，以及避免私相授受的情況。國際機構如世貿組織、國際貨幣基金等對香港的內部競爭問題已表示了關注。

    沒有清晰的遊戲規則，特區政府將難以誘導私營部門去面對過往和迎向將來。

· 還債之外
    香港經濟除了還債，更須重新定位，「再創業」。這方面的核心問題是：經濟往何處去？火車頭是那幾個？相關的難題是人力的素質會不會提升？以及勞動市場的供需能否平衡？

九七之前，筆者不斷警告：香港走「曼哈頓化」的路途充滿風險矛盾，認為應在一國兩制之下維持特區經濟的「相對完整性」，以保障增長、就業和均富。事後來看，這種理想不過是種理想。

經過十多年的浪費時機和錯走方面，香港的製造業已難以翻身，何況深圳及珠三角其他地區絕不會相讓。香港似乎只有一條生路：服務經濟----「曼哈頓化」。對筆者而言：這算是個歷史諷刺！

    無論如何，香港怎樣維繫人力供應與人力需求的平衡？紓緩結構性失業和其可能引發的社會錯序和危機？搞有效率的「二元經濟」？甚或在經濟意義上的「一國兩制」另謀出路？都屬未來的主要課題。

· 藍天的火鳳凰？
    不過，償還舊債務之前，我們實難拋掉既往包袱，從而年平復心情，輕身上路，專注創造新的將來。當然，灰燼之外，火鳳凰也未必會飛舞藍天；但至少我們可以告慰：自己曾經嘗試。這或許令我們活得快樂一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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